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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精英是社会的佼佼者，民众的代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样，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民族社会中的功能和责任十分显著，他们的话语体系呈现出独有的内

容特征和权力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出现政治的敏感、
文化的“俯视”和知识的“异化”等困境，致其疏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应

在民族社会的民众生活、经济文化发展、教育和制度建设中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负起神圣

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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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及社会责任

随着知识在社会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精英在社会中的话语

权和功能不断凸显，其社会责任也有了新的界定和体现。知识精英首先是知识分子。在英语

中，“intellectual”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识分子，二是脑力劳动者。将两者相结合，可言为：知识

精英是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不是知识精英，脑力和体力是界定和区分知识精英的最主要

特征。
关于知识、关于知识精英的讨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知识与符号、知识与权

力之争成为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有人说，知识精英是真理的追随者和代表者，有人说知

识精英是一群不负责任的“观念制造者”。知识精英的权力，尤其是知识精英的话语权，是其

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真正的知识精英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代表着谁的利

益和权力？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葛兰西（Gramsci Antonio）认为，真正的知识精英应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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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总体，即“既真实而又非中介的一种关系”中去界定。这就说明了知识精英所追求

的目标和社会独立性人格特点，真正的知识精英应有其社会权力和责任感、使命感，应对社

会变革与发展产生影响。
在西方，知识精英的诞生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有关，进一步说，与西方社会所

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公民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尤其在清末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千

千万万知识精英处于特殊的国家命运和社会变革时期，他们强大的“国家梦”和社会责任感，

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知识精英的基本政治共识和社会意识。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当代

后，知识精英的角色和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知识精英在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

局面和权力、利益的博弈过程中逐渐疏离其政治共识和社会责任感，甚至很多知识精英“随

大流走”或者选择沉默，默认、接受当前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多元混杂的社会价值体系，

出现观念与行动不一致的现象，丧失其独立人格和行动能力。就如格里德尔所说的那样：“早

期几代知识分子坚定信奉的世界观的崩溃，维护传统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腐败，对传统

信仰形成了挑战，也使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职业机遇和社会责任感产生了危机感。”［1］

知识精英，作为社会杰出人群，在当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比普通社会成员拥有更

多的知识、文化、社会资源以及话语权、影响力，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不公正、不
和谐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精英有义务站出来为社会公众和总体发展方向发声、呼吁，使其话

语拥有权力，进而在社会中，至少在民众内部产生反响和影响，为社会大众尽责，为广大底层

人群增能，发挥其身上的社会功能。

二、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特点

包括蒙古族知识精英在内的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群体及其集团的内部关系和外部联

系是人们尚未探讨的崭新领域。关于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定义，高永久等人认为：“民族知识

精英是指在民族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威望、最有影响力，并能够左右民族社会思想

潮流的一部分人，他们以传播知识和技术为业。”［2］

自古以来，由于民族或族裔文化、语言文字的传播、使用范围的有限性，与主体民族精英

相比，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所拥有的知识话语权相对受限，但他们拥有的“这种话语权使其在

民族文化重构中拥有了较之普通民众更强大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话语权对内有助于实现群

体的自我认知和整体认同，对外则是他民族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3］。因此，少数民

族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对族内认同、国家认同和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乃至民族关系影响颇深。
从传统社会发展到今天，蒙古民族社会有着清晰的社会分层及其演变过程，其中知识与

知识精英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知识精英拥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

蒙古族知识精英的话语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截然不同。以民国时期为例，蒙古族精英郭道甫

“长期致力于发展蒙古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以期推动蒙古民族意识之觉醒，实现蒙古民族的

自觉、独立与解放”［4］。那时期蒙古族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主要话语为以民族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自觉”“民族独立”等。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治理制度下，中国各民族的话语体

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构成核心话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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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包括蒙古族知识精英在内的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在强大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融合过程中形

成了具有普世性价值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在多民族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建设中产生了积极

影响。
进入新时期，尤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社会价值体系

分崩离析，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加入了城市化的大潮流，知识精英在复杂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

系中开始反思和审视历史和当下，思考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考虑民族教

育与人才培养困境。
近几十年以来，当代蒙古族知识精英思考并形成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构历史的“实时”话语。随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觉醒和反思，蒙古民族知识精英也

重新反思和审视历史，仰慕和崇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蒙古首领征服天下、建立封建帝国的

丰功伟绩，通过以往辉煌的历史记忆来重构民族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自然而

然地成为当代蒙古族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认为“蒙古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建立了世界史。
蒙古帝国第一次开创了世界史”［5］，蒙古人的历史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拥有了独特的话

语权。
（二）注重实权实利的“自治”话语。“自治”一直是多民族国家与地区“永恒”的话题及实

践的焦点。“严格来说，民族自治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构建的衍生物或伴生物———多数民族

（主体民族）建国后，为了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为了平息或安抚与自己

有着类似诉求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不能独立建国的少数民族。”［6］ 当前，大部分蒙古族知

识精英对中国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天然的认同，但始终对自治制度的完备性有些疑

惑，即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制度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护、保障民族精英和民众的权利与其资源支

配能力。
（三）留恋传统的“现代”话语。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游牧、农业和工业是不同的

生产生活阶段，在不同时期的民族社会中这几种生产方式交错出现。在蒙古社会不同地域的

生产生活方式中，游牧似乎处于优先地位，游牧经济、游牧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崇尚

和追随的，在知识精英的话语体系打造过程中成为重要“材料”和不可掩盖的“强音”，甚至在

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大多数蒙古族知识精英的话语带有浓烈的留恋传统的情怀和丧失

过往的悲情。
（四）优惠优先的“发展”话语。在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

展水平不同，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源的拥有程度不同。因此，很多民族

国家对少数或非主体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以缩小群体差距，达到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社

会目标。在国家优惠政策的作用下，民族地区很容易形成“优惠”的权力化倾向，包括蒙古族

知识精英在内的民族成员认为，“优惠”是一种国家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利，“优惠”是多民族共

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五）民族优先的“世界”话语。“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几乎成为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与

社会发展的一句座右铭。大多数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认为，着力强调和重视本民族文化、本民

族语言和本民族符号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通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行动理念。
母语是民族社会最有力的文化符号，母语的学习、传承与发展成为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

的基石。少数族裔或民族的精英普遍认为，语言文字是其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不能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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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失传，因此十分重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并主张和呼吁用母语来接受现代文明和知识，鼓

励增加和凸显民族文化符号，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传统。
在民族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很多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依然主张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在现代教育与社会知识传播过程中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甚至无限扩大自身民族文化的潜力

和影响力，将自身民族文化、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定位为“世界级”或者“人类最美”。

三、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困境：政治敏感、文化“俯视”与知识的“异化”

在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中，政治的敏感性和偏激是不可解决的难题，少数民族精英对政治

有独特的敏感性。“近年来，人们将更多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身

上，分析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发展困境，但是，极少有人去关注民族

地区的知识精英面对现代化时的矛盾和迷茫的心理。”［7］

（一）政治的敏感性是当代国家与民族、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少数

民族知识精英陷入困境的重要社会环境。进入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民族文化开始

寻找其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其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内涵、
头脑和理性程度的代表者。“多语言”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是民族文化的翻译者、传播者，也

是民族文化的封闭者和否定者。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封闭和否定其民族文化具体表现为以政

治敏感性为借口的“沉默”和“无所事事”。
知识分子、政治精英是一个民族的“头脑”和智慧，精英在民族文化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也担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内蒙古蒙古族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一部分人

坚持思考、谈论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但很少公开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只停留

于日常聊天、抱怨层次，已丧失尹湛纳希、克兴格、郭道甫等近代蒙古族精英所拥有的为国为

民的家国意识、大胆尝试借鉴世界文化的广阔视野和敢于担当的民族精英的气质。很多知识

精英只从各自的专业与学科（如历史学和文学）视角谈论民族问题，观点较为零散，缺乏整

体、系统、科学和客观的分析态度和认知能力，对关键议题（如关于自治制度的反思、社会资

源的分配以及民众关心的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不够深入、真实。
（二）在当代国家内部多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观念与行动的困境出

现在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民族关系的文化“俯视”性话语体系中。西方人早就从生理和体质

的角度对世界民族进行优劣划分，将自身放在优等、优秀的位置上，“俯视”着其他民族与文

化。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历史以来形成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联结着不同民族群体，不同民

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游牧、农耕、工商业社会经济类型之间的互补性特点造就了历

史，创造了中华文明。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的差异、隔阂和成见一直延续至今，各民族在

文化上都有“傲慢”和“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民族及其文化是最高级、最优秀的，对自己民族

的历史和现实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族裔和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和美好记忆不断被现代农耕与工

业文明掩盖和替代，传统游牧、狩猎民族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处于被动、劣势地位。“现代

科技进步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高效、频繁的交流和互动模式冲淡了各民族－国家，不同

文化群体、族群之间的边界和文化差异性，尤其对那些弱小民族和族群文化传统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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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带来了‘除魔化’（disenchantment）、‘世俗化’的冲击。现代性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与传统

族裔文化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区域社会文化丧失其原有功能，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

的文化前景产生忧虑。”［8］ 这种变化强烈地刺激包括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内的少数民族成

员的反思性行为，他们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主体及其差异性嵌入到现代工业化、城镇化的

过程中，将历史与当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甚至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对立起

来，“主体间性”在不同民族之间具备了崭新的意义，不同民族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族裔和民族虽然处于明显的被动、劣势地位，但他们的文

化“傲慢”和“俯视”景象依然存在，他们主要用历史与环境主义不断重塑民族文化的形象。例

如，蒙古族精英和民众常以成吉思汗时期辉煌的历史记忆作为文化自豪的中心，以游牧经济

的环境理念作为抵触现代工业文明的有力武器，在强劲的现代文明中维护着自身民族文化

的意义。
（三）与政治偏激和文化差异一样，知识的“异化”也是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重要困

惑之一。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着其知识的视野和宽度，以传统专业

体系和视野为内容的知识体系在现代全球性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掩盖其狭隘性，在科学、理
性和实证的现代社会文化学术研究中很容易暴露其“感性”和“情感化”特征，其解释力被大

打折扣。在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受教育的过程中，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历史和

地理等专业代表着传统，他们往往以“感性”视角来解释和论述民族文化、社会与经济的演变

发展过程，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学的情感性辩护，对历史的寻根性论述，依然决定着

他们学术研究的基调，因此他们很难适应和融入现代学术研究的前沿与主流，并导致了少数

民族知识精英与外界难以对话的尴尬局面。
新型理性专业知识的出现，尤其是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开始接触和学习新型理性专业知

识的局面，打破了传统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知识框架，也推动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内部的

“异化”进程。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社会工作、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生命工

程等专业知识的扩散，使传统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开始以另一种知识视野看待和审视自身

民族文化社会的演变发展过程，进而在其内部产生了持不同观点、带着新型专业“光环”的特

殊知识群体，这些人甚至被传统知识精英群体命名为“不热爱”“不关心”民族文化社会发展、
被另一种外来专业知识“洗脑”和“异化”的“叛徒”。

四、知识精英的使命：审视并指明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前所述，精英人士是民众的代言人，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权
力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但是，当代大部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没有明确的社会与民

族责任感，他们只扮演着充分利用民族身份、民族符号的老奸巨猾的“谋生者”角色，在少数

民族知识精英中很难找到真正能够担当社会和民族责任的人，很多精英人士并没有胜任其

应有的社会职责与使命。
知识精英在社会中应有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应身居陋室，胸怀天下。真正的民

族精英不会为当前物质生活的艰苦、本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而忧伤，而是以特别的方式反思社

会、民族和整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努力提出解决问题、化解社会文化危机的方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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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从而影响和改变社会，甚至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如，很多少数民族知识精英不

仅要强调使用母语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及培养能够使用母语的民族精英的重要性，同时也“需

要指出本民族文字作为现代化知识载体的有限性”［9］，需要解释、论证和指明当代少数民族

青年一代就业、文化心理调适和未来发展的前景。“美国印第安人的处境被认为与精英的集

体失声和无所作为有关，比如印第安人自己的学校在培养学生在白人社会的竞争力方面并

无建树。”［10］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社会可以说是被遮蔽、忽视和陌生化的另一个世界，少数族裔和民

族的生活状况，尤其是那些偏远边区的民族社会的生活，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多民族社会关系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形。例如，在内蒙古广大农村牧区，由于农牧业生产无法与全国性市场

对接，玉米等农产品和羊肉、羊毛等牧业产品的价格及整个生产收入不断下降，土地、草场的

制度性变革与自然性消耗，使得广大蒙古族农牧民的生计与生存面临极大危机。如何通过市

场手段来开拓产品销路，如何以类似于合作社等集体的力量改变农牧业产品在全国市场中

的地位，如何提高农牧业产品的质量、打造品牌，如何保护农牧业生产的利益，这一系列问题

都需要蒙古族知识精英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大量蒙古族青年大学生不断被专业选择单一、就业率低迷等现实情

形困扰（如表 1）。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 2015 年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人数较多的十个专业①

从表 1 所显示的专业顺序和结构看，蒙古族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上仍囿于民族特性，就业

率较高、协议率在 80％以上的专业，如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工程管理、热能与动力工程、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等，并不在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较集中的专业之列。蒙古语授课的雕

① 资料来源：2016 年 1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本科、专科毕业生就业质量

年度报告（2015）》。

专业名称

前十个专业

毕业生数

（人）

前十位中的

比例

（%）

毕业生总数

中的比例

（%）

专业名称

前十个专业

毕业生数

（人）

前十位中的

比例

（%）

毕业生总数

中的比例

（%）

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
603 26.72 11.14 学前教育 166 7.35 3.07

蒙医学 310 13.74 5.73 动物科学 160 7.09 2.96

行政管理 222 9.84 4.10 思想政治

教育
155 6.87 2.87

数学与

应用数学
179 7.93 3.31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151 6.69 2.78

新闻学 172 7.62 3.12 护理学 139 6.16 2.57

总计 2257 100 41.70

2015 年，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人数较多的前十个专业人数为 2257 人，毕业生总数为 5412
人，毕业生人数较多的前十个专业人数占总数的 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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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根据萨如拉硕士学位论文《蒙古语授课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 年）

对 516 名蒙古族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塑、播音与主持艺术、长调表演和蒙医学都属于就业率较低的专业。2015 年，蒙古语授课大

学本科毕业生共 5412 人，蒙古语授课本科毕业生人数较多的十个专业占蒙古语授课大学毕

业生总人数的 41.70％，其中，蒙古语言文学、蒙医学这两个传统专业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

16.87％。
由此可见，蒙古族大学本科生专业结构的多元化与就业竞争力仍需改善和提升。由于专

业技能和现代性认同理念的缺乏，许多蒙古族大学生难以融入国家现代化、职业化发展潮流

的局面依然在延续，一些大学生终日迷茫并无所事事，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没有清晰的规划和

安排（如表 2）。他们所掌握的本民族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符号、生产技能以及价值理念在现

代化、城市化面前变得不合时宜和十分无力。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格局，很多蒙古

族大学生无所适从，在应当继续坚持、坚守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努力学习和接受汉

语文、外语和计算机等现代工具性课程内容方面产生迟疑甚至焦虑（如表 3）。与此同时，在

民族群体与个体发展问题上他们普遍产生了忧虑，在如何调整和糅合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出现了张力和矛盾。很多蒙古族大学生深刻感受到自己在融入现代

化进程以及捍卫传统习俗、语言和技能方面所面临的局限性，进而在选择自我兴趣、专业学

习、职业规划方面缺乏自信，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心理现象。

表 2 蒙古族大学毕业生未来发展规划情况表①

表 3 蒙古族大学毕业生未来发展规划情况表②

仔细观察当代蒙古族大学毕业生，由于对于在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知识体系之间、在本民

族传统文化与普世性价值之间存在的隔阂和矛盾无法跨越，一部分蒙古族大学毕业生被卷

入回到自己家乡的“潮流”，一部分蒙古族大学毕业生在都市的时尚与博弈中迷失自己，进而

出现一批“游离者”群体，主动迎合现代化挑战、自由穿梭现代异文化社会的蒙古族大学毕业

生极少（如下图）。这无疑是知识与人才的巨大浪费，也成为关涉到少数民族地区青年人就业

发展前景问题的社会潜在的重大隐患。

发展规划 从未规划过 尝试规划过，但不清晰 有清晰的就业规划，并已开始实施

人数比例（%） 65.2 31.3 3.5

工具性课程 汉语文掌握情况（%） 外语学习情况（%） 计算机学习情况（%）

成绩情况

分类及比例

成绩良好 13.4 成绩良好（英语） 16.0 成绩一般 62.5

成绩一般 55.0 成绩良好（日语） 42.0 成绩良好 12.8

成绩不好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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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蒙古族大学生自我发展途径示意图

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传授现代文明、糅合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熔炉。进入大学，少数民

族大学生所学习和使用的工具性语言不可能单纯是本民族母语，大学校园的学习与生活过

程就是一个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对话和糅合的过程，是这些大学生们

学习承载现代知识体系的新词汇、新语言的过程，也是他们掌握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系列

实践。
学习本民族母语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精英成长与培养过程中的重要

话语学习与实践，也是精英群体十分关注的一个敏感领域。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必须看到现代

教育的基本要求和人才市场的博弈规则，要思考和研究如何“两全其美、和谐发展”［11］的互

动局面，要学会运用多种语言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场上对不

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今天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对少数民

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12］我们不能一味、盲目、不负责任地推崇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重要性，不得不关心和思考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和青年精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和具体危机，更不应将青年一代当作民族文化的“挡箭牌”或“敢死队”，而自身却在民族符号

的光环之下得利，谋求权力。那些只顾自身发展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是十分不称职的社会精

英。
关于民族地区“区域自治”问题的讨论，也是当代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中的关键

点。随着全球性移民潮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传统民族－国家结构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

和少数民族地区很难守住原有的疆界，“原住民地区”“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全面

的自治”等话语不断丧失其实际权力、现实意义和文本合法性，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由此

造成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与认同中的“非均质化的（多）民族国家与均质化的民族自治之

间的巨大张力”［13］。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必须站在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充分研

究、认知和理解当前民族政策、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规律，并使之转化为相应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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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Power，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ilemma of Minority Intellectual Elites：A Case Study of Mongolian

Intellectual Elites in Inner Mongolia
Chang Bao

Abstract：As the leaders of society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eople，intellectual elites shoulder the uniqu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missions. Similarly，the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inority intellectual elites in the mul－
ti-ethnic society are remarkable. Their discourse system represents unique content character and power patterns.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inority intellectual elites face the dilem－
ma of political sensitivity，cultural“overlooking”，knowledge“alienation”etc.，which make them neglect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minority intellectual elites should play a new sacred rol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ethnic minority as well a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 con－
struction.
Key words：minority intellectual elites；discourse power；social responsibility；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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